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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书院原名载酒堂，地处儋州市
中和镇东郊，最初是大文豪苏轼谪居儋
州时讲学会友的场所，后世多次重建和
修缮，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书院坐东北向西南，由载酒亭、
莲池、载酒堂、东园、西园、东西厢房、奥
堂龛等建筑组成，另有钦帅泉及碑刻、
东坡居士像等人文景观。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已至暮
年的苏轼由广东惠州左迁至海南儋
州，时任琼州别驾。初至儋州的东坡
生活艰辛，曾言：“此间食无肉，病无
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
泉。”好在新任昌化军军使张中同情其
境遇，将馆驿修整后供他居住，并与东
坡父子相交甚欢。

据苏轼《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
序文所记，“儋人黎子云兄弟，居城东
南，躬农圃之劳”，东坡和张中曾一同去
造访，黎家兄弟所居之地“居临大池，水
木幽茂”，在座的宾客“欲为醵钱作屋”，
东坡欣然许之，名其屋曰“载酒堂”。“载
酒堂”的典故出自《汉书·扬雄传》，据载
扬雄“家素贫，嗜酒，人希至门。时有好
事者载酒肴从游学。”另外扬雄对古文
字研究颇深，亦有不少人来问字，“载酒
问字”的成语就来源于此。载酒堂作为
当时琼地文客学子与东坡相谈求教的
地方，其名与其典故倒也相符。

正当东坡安居交友自得之时，北宋
元符元年（1098年），有司将东坡逐出官
舍，张中也因此被贬黜。东坡只得在城
南结茅栖身，“儋人运甓畚土助之”，三
间茅屋搭成，东坡名之“桄榔庵”。后在
元延祐四年（1317年），廉访佥事大都军
至儋州时，在桄榔庵旧址建东坡祠，“构
堂三间而像其中”，以祀苏公。元泰定
四年（1327年），军判彭应雷寻到旧基重
建载酒堂，因城南东坡祠已倾圮，遂将
其也迁入城东的载酒堂内。明永乐年
间，知州陈敏重修载酒堂，“易茅以瓦，
朔望率众僚属拜谒”。明正德壬申年
（1512年），知州陈衮复“岁编门子一名
奉祠事”，明后期不少学者在此设帐讲
学，敷扬文教，弘东坡遗风，故载酒堂又
有“东坡书院”之称。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东坡书院
又增建载酒亭、钦帅堂、钦帅泉及其碑
刻。钦帅泉是东坡书院内的重要古迹，
其年代众说纷纭，一说东坡先生谪居儋
州时，常与当地学子相聚于载酒堂，为
烹茶煮酒，特掘此井，后年久堙凅。明
代，知州陈荣选重加修浚，并命名为“钦
帅泉”。对于其名，一说该井是元代重
修载酒堂时挖建，因东坡曾当过几天兵
部尚书，故命名为钦帅泉。清代王时宇
《海外集》认为原来可能为“钦师泉”，为
刻石之误，写成“钦帅泉”。东坡在载酒
堂谈诗论文，确为琼地学子的老师，“钦
师泉”一说倒也有合理之处。

东坡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
兴，琼岛后被称作“海滨邹鲁”。后世对
载酒堂（东坡书院）的多次重修，既是对
苏公的深切怀念，也是在保护儋州文化
传承的重要载体。

清茶过三盏，落雨纷纷敲窗
来。9月28日下午4时许，窗外风
雨声清晰可闻，在李盛华家的客厅
里，品茶说桄榔，不知不觉聊了一个
多小时，一壶茶水早已见底。

一壶新茶上来，李盛华从茶几
的书中拿出五张稿纸，方格中密密
麻麻的文字，是李盛华多年研究整
理而成，一笔一划手写的桄榔庵里
的“东坡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办学传播文
化。

“谪居海南前，东坡居士就下决
心，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于‘海外’
蛮荒之地。”李盛华说，海南当时经
济文化非常落后，生产生活方式较
为原始，尤其是文化氛围稀薄，缺少
文化大家。

来海南前，苏轼书文明志，在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
不相知，至梧州乃闻其尚在藤也，旦
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中写道：“天
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
乡。”他将效仿古代先贤箕子，教礼
义、劝农桑于荒远边陲之地。

对于教育，苏轼非常看重。他
实地考察当地学校，发现办学条件
差，学生四散，缺少崇文重教之风。

“定居桄榔庵后，他一开始想方设法
筹措经费盖学舍，未果；后又变卖带
来的珍物，未果。”李盛华说，苏轼办
学屡败屡战，几经挫折而不懈。

在当地乡贤黎子云的大力支持
下，苏轼终于找到办学地点，借用黎
子云家中宅院的前堂开办“载酒
堂”，传道授业解惑，传播礼仪和文
化知识。慕名而来的人渐多，不仅
有儋州人，还有来自岛内其他地区
的众多学子，前来听东坡居士讲课。

第二个故事关乎一个海南学生。
学子姜唐佐，从琼山（今海口）

来到儋州，专程向东坡居士请教学
问。他经常陪伴在苏轼左右，虚心
请教，潜心向学，不时请老师点评自
己的作品。

对于姜唐佐的才学和品行，苏
轼很认可，倾囊相授，传为一段师生
佳话。求学半年后，姜唐佐即将回
家。苏轼欣然挥毫，在姜唐佐的扇
子上题写“临别赠言”：沧海何曾断
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后来，姜唐
佐北上赴试，中了举人，成为海南的
第一位举人。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居于
“陋室”桄榔庵，三年来，潜心治学，
乐于育人，为海南文化的兴盛播下
了活力的种子。

今年 9月，海南
启动桄榔庵遗址考古
挖掘工作，以期揭开
其神秘面纱。

近日，海南日报
记者拜访海南省苏学
研究会副会长李盛
华，煮茶论居士，史海
试钩沉，另一场围绕
桄榔庵的东坡文化
“考古之旅”，由此启
程。

儋州东坡书院

几度风雨载酒堂
■ 刘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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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居士，在桄榔庵里，喜欢煮
茶品茶。”在儋州的家中，李盛华煮水
泡茶，茶香氤氲。今年67岁的他，
1994年到儋州工作，研究东坡文化
已20多年。

桄榔庵遗址位于儋州市中和镇
坡井村。1098年，苏东坡在当地民
众帮助下，在城南偏僻的郊外修筑茅
堂3间，苏东坡将其命名为桄榔庵，
这也是他在儋州住得最久的居所。

对于苏东坡来说，这处简陋的茅
草堂来之十分不易。

“被当时朝廷贬到儋州，苏东坡和
儿子举目无亲，一开始住在北伦驿
馆。”李盛华说，由于年久失修，驿馆的
居住条件堪忧。据苏东坡在《和陶怨
诗示庞邓》中写道：“如今破茅屋，一夕
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

短暂的驿馆生活，却突遭祸端。
李盛华介绍，当时的昌化军军使张中
钦慕苏东坡品行，为了改善他的居住
条件，派人修缮破败驿馆。此事被人
向朝廷告发，张中旋即被撤职查办，
遣返原籍。“悠悠含山日，炯炯留清
辉。悬知冬夜长，不恨晨光迟。梦中

与汝别，作诗记忘遗。”苏轼在《和陶
王抚军座送客》中，多次记载了和张
中之间的深厚情谊。

苏轼父子被逐出驿馆后，没有住
宿的地方，处境窘迫。对于当时的际
遇，苏轼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
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幸好，儋州百姓怜悯父子俩，帮
其在郊外的桄榔林中建起了桄榔庵，
苏轼终于居有定所。众人合力建房
的记录，苏轼在《和陶和刘柴桑》中做
过简要记录：“稍理兰桂丛，尽平狐兔
墟。黄橼出旧枿，紫茗抽新畲。我本
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
邻里通有无。”苏轼年迈，建房多依赖
张中和附近村民，邻居们也送来一些
生活日用品。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
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苏轼专门写
了一首《新居》，诗中有定居下来的满
足和欣喜。或许是受唐代诗人刘禹
锡《陋室铭》的启发，苏轼也写了一首
《桄榔庵铭》，最后一句感叹：“三十六
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蒙之都
乎？”

苏东坡和一棵老树的故事，鲜
为人知，却给李盛华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据当地史料记载，在桄榔庵围
墙东北角，有一株茂盛的老树，经年
累月，枝繁叶茂，那树高如樗树、栎
树，枝片宽大似桑柘。

这株树是楮树，落叶乔木，很像
桑树，当地村民认为楮木木质粗劣，
视为无用“不材木”。由于桄榔庵占
地面积很小，仅有“寻丈地”，高大的
老楮太占地方。

有一天，苏轼拎着斧头，准备砍
树，他心里盘算的计划是，“蹶之得
舆薪，规以种松菊”。砍掉一株老
楮，可以得到一车的木材当柴火。
此外，腾出的空间，还可以规划平
整，浇水灌溉，种上松菊，一举两得。

“无用木”真无用？看着眼前的
老楮，年过六旬的苏轼忽又有了新
思量，“静言求其用，略数得五六”。
它的树皮用以造纸，果子可入药，还
可以漂洗黄丝变得素白，可以清洗
面颊，“黝面頮作玉”。洒上水灌湿
可以生出木耳，残枝剩叶可以当柴
烧，光如火烛。

对老楮，砍，还是不砍，这是个
问题。“虽无傲霜节，幸免狂酲毒。
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细想至

此，苏东坡放下了“屠刀”，改变了原
定的砍树计划，老楮得以存活。

这是苏轼诗作《宥老楮》中记录
的一株老树的故事。“投斧为赋诗，
德怨聊相赎。”对于苏轼诗作《宥老
楮》中记录的这个故事，李盛华对诗
作最后的两句尤为推崇。同是先贤
咏物名作，屈原谪居书《橘颂》，东坡
谪居写《宥老楮》。

“从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古今
一脉相承的精神——纵然身陷沟
壑，也要仰望星空。人之一生，境遇
不同，不如意事常八九，即使遇到再
大的不顺，仍然要砥砺志节，去怨、
释怀、豁达、乐观、勇毅。”李盛华说。

在桄榔庵里，苏轼还养了一条
狗，名为“乌喙”，给日常生活带来不
少乐趣。他还特别为它赋诗一首，
其中有“乌喙本海獒，幸我为之主。
食余已瓠肥，终不忧鼎俎。昼驯识
宾客，夜悍为门户。知我当北还，掉
尾喜欲舞”等句，临别之际，“乌喙”
非常不舍，一直不愿离去，苏轼便带
上船，一同离岛。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
上来。”谪居三年，白驹过隙，即将离
开海南，苏轼在桄榔庵里挥毫写就
《儋耳》，愉悦之情溢于言表，也寄托
了对儋州未来的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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桄榔庵考古挖掘现场。 儋州市旅文局供图

■ 蒙乐生

“牛轭曲”，顾名思义，像牛轭的巷，
似拱形的墟，名字虽俗不雅，却是孩子
们的天堂。每逢赶集日，小孩子从父母
那里要到几个铜板或几分钱，便钻入街
市四处买吃的，围观临街火炉油炸的煎
堆（麻团），观看现煎现卖的印钱粿。

对于“牛轭曲”历史，早年的康熙
《定安县志·墟市》并无记载。查光绪
《定安县志·墟市》“小市附”条，才找到
“牛轭曲市”，末尾有“在多河图，原集路
巷门，今移此”。多河图是行政区划，大
约在今天的琼海市万泉镇，至于“原集
路巷门”在何处，不得而知。

从光绪三年（1877年）着手修志至
今，不过145年。当年乡贤聚会，谈及
孔子“用世致治”幽然叹息“朝无材官”

“泽无大盗”“市无良偷”。考虑到“牛轭
曲”，名不正言不顺，难出贤能才士，于
是集思广益，商量改名。

那时，多河图下辖72个村庄，算来

人口并不少。于是，革故鼎新，整治街
市，张榜公告，兴建农贸市场，奖赏才能
之士，议改墟市之名。有儒士献联：“文
曲呈光，普照南天世界；河图瑞玉，大开
中水恩波。”得到坊间的一致认可，于
是，“文曲墟”应运而生。

地方之盛，系乎学校；人才之兴，本
乎教育。光绪末年，实行新政，锐意变
革，改书院为学堂，兴办新学，高潮迭
起。文曲乡绅磋商，作为父兄不相时而
变，有愧子弟，也于光绪丙午年（1906
年）兴办新学。后来的宣统《定安乡土
志》记载了这一文教盛事：“距城一百五
十里，多河图文曲村有公立多河两等小
学堂，校舍由图坤劝捐建造。”

文曲墟有著名的“曲瓦”“竹器”，是
有名的竹市。周边乡村盛产黄竹、白粉
竹等，一般于卯时（凌晨5时至7时）在
今万泉中学旁边的大榕树下开市，交易
时人声鼎沸。

当年日军侵占文曲，街市萧条，买
卖停滞，商家无法维持生活。日寇心狠

手辣，强拆临河几间商铺，建起炮楼，把
黑森森的枪口对准民众。但是，村民蒙
朝烈仍然在太阳旗下打拳卖药，张扬中
华武术，招徕四方顾客，一点都不惧怕
日军。

日军中队长黑田中佐看到蒙朝烈
拳术灵活，门路开阔，便指使日军曹长
暗中袭击。其时，蒙朝烈专心致志打
拳，冷不防被日本曹长从一侧跳出将他
拦腰抱住，狠命一摔。蒙朝烈临变不
乱，一个筋斗跃起，安然着地，被黑田中
佐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取出一叠钱币，
令五个日本士兵下场与蒙朝烈比武，并
且声言，赢者奖钱。蒙朝烈无法回避，
便欣然应允，几个回合下来，就把鬼子
累得直喘气，然后伺机避实击虚，将日
军士兵摔成一团，引得观者大笑。由于
日军恼羞成怒，蒙朝烈在文曲无法安
生，只好躲到定安岭口、翰林一带谋生，
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到文曲。

1973年9月14日夜，一场前所未
有的超强台风在琼海博鳌登陆，大风所

过之处，房屋倒塌，断垣残壁，惨不忍
睹，文曲墟被夷为平地。灾后重建，隔
河选址，新建墟市，并逐渐演变成一个
新的乡镇——万泉。

再后来，新时代新政策新气象，给
万泉镇带来了新变化，一个崭新的城镇
开始凸现：临街藻饰，青砖镶贴，外层二
楼，骑楼风格，加设檐廊，特色明显。

放眼万泉新街，哪里还有当年的
“牛轭曲市”？原先的“墟场”消失了，昔
日的小吃摊让位给新设立的茶店。夹
街店铺，整齐划一，立面装饰，清新雅
致，一座新城突起。

店外，车水马龙；店内，琳琅满目。
新落成的农贸市场通透、明亮、干净，各种
摊位错落有序，猪牛羊肉、水产海鲜、时鲜
水果、节令蔬菜等摊位竞相招客……

万泉中学的教师换了一拨又一
拨，原先的晨间竹市也已消失，对岸被
台风毁掉的文曲旧墟与万泉新市隔河
相望，一切已成为乡野村老的淡淡乡
愁记忆。

万泉河畔万泉镇

从牛轭曲到文曲墟到新乡镇
墟 市 ，乡 村 集

市，也叫“墟场”。古
时，日中为市，以便
贸易。墟市是乡村
文化聚合之地。笔
者的家乡在万泉河
畔，傍河有个墟市叫
“牛轭曲”，后来演变
为文曲墟，再到今天
的琼海市万泉镇，见
证了时代的变迁和
发展。

A

C

B

“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蒙之都乎？”（中华书局《苏轼文集》）
苏轼在儋州期间，也写过“陋室铭”——《桄榔庵铭》。

900多年前，东坡居士谪居儋耳，历经艰辛，终建成居所桄榔庵。而今，沧
海桑田，桄榔庵早已湮没在岁月长河中。人们不禁好奇：东坡居士为何要在偏
僻的林地中建设桄榔庵？在桄榔庵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一座桄榔庵何以让
世人铭记近千年？

《桄榔庵图》。 刘运良 作

儋州市东坡书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